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饶家驹将南市难民区分成九个区，每区由办
事处派区长一人，从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，负
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。各区长之下，分设总
务、文书、训导、设计、给养、庶务、卫生、消洁、登
记、调査、医务等股，分别处理各项工作。
“南市难民区至少庇护了 !"万中国难民，这

是非常了不起的。”苏智良说。
除了北区救火会，苏智良和学生们还新发现了

一个此前没有记载的难民收容所，北王医马弄 #$

号，这是唯一一个亲历难民记着的难民收容所。
此外，小世界（福佑路 !"#号）、福佑路回教堂

（福佑路 "$%号）、珠玉业公会（侯家路 !&号）、沉
香阁（沉香阁路 !'号）、城隍庙（方浜中路 !#'

号）、豫园（安仁街 ("$号），这些都是南市难民区
的难民收容所遗址。

拯救记忆
相比较寻找遗址，更紧迫的是寻找难民区的

亲历者。
“年纪最小的现在也 %&多岁，现在再不做，就

永远没有机会了，我们要拯救这一重要事件的历
史记忆。”苏智良说。
南市难民区所在的老城厢，目前大部分都已

经完成了动拆迁，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大多搬到二三
十公里外的动迁房里。即便是没有动迁的里弄，大
部分的住户都是解放后搬进来的，他们与附近小
商品市场的外地从业者混居，对于难民区，已经鲜
有记忆。

为了找到亲历者，王海鸥、胡皓磊和陈斌三名
同学，用大海捞针的“笨”办法，先找区域内的所有
居委会，通过居委会找到年龄在 %&岁以上的老人。
“有些居委会提供的信息不完整，我们就多次拜
访，有的里弄没有线索，我们就挨家挨户地敲门”，
有的老人已经拆迁搬走了，我们就到他们新房子
去找，“我们会问他们，'(!)年到 *($+年是否在
这里居住，如果回答是，那就再详细采访。”一共找
了四五十个老人，“很多都是解放后搬过来的，还
有居住在这里但对难民区情况无法回忆的”。
大部分的老人都对难民区一无所知，有些不

愿再揭旧时的“伤疤”，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听家
里的长辈说过，而真正的亲历者，目前仅找到余阿
姣和王晓梅两位老人。

居住在安仁街的余阿姣今年正好 ,&&岁，王
海鸥他们先找到古城居委会，说明来意后，恰巧余
阿婆的儿媳在这里工作，她就把他们带到自己的
家里。余阿姣虽然已经百岁高龄，但阿婆思路很清
晰，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表达很流畅。余阿婆说到
日军封锁，家里不敢点灯，即便如此，日军还是会
砸门砸窗，说到这里，老人情绪激动起来，说话急
促大声，双手紧握着抬起来。
安仁街的老宅，已经有百年历史，这是父亲留

给余阿姣的房子，现在她和妹妹两个人居住在这
里。余阿姣现在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，更多的时
候，她喜欢坐在后门 ,&平方米不到的天井里“孵
太阳”，阿婆和周围人的关系特别好，来来往往的
人都会和她打招呼。

百岁老人回忆难民区经历
! ! ! !从豫园管理处往弄堂里走 ,&&来米，
就是安仁街，这里曾是南市难民区的一部
分。-米多宽的小马路两边，都是百多年的
老房子，木质的阁楼，七八户人家合用的
卫生间，是老上海生活的活化石。

,&&岁的余阿姣就生活在这里。路过
的老人小孩都会叫她一声“阿婆”，老人思
维依然清晰，叫得出弄堂里每个人的名字。
“,(!)年，我就住在这里，知道有个神

父，人很好”。
“东洋兵要想到上海，几十只兵舰开到

黄浦滩。‘八一三’东洋兵冲进闸北来，杀我
伲老百姓、炸我伲火车站。我伲老百姓大家
要拼命，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东洋兵……”
%.岁的王晓梅说，这首童谣曾经每个人都
会唱，她住在豫园街道北王医马弄，“*(!)

年日本人进上海时，我只有 %岁。”
说起难民区的生活，百岁老太和耄耋

阿婆都表示，虽然名义上是“安全区”，但
日本军队依然胡作非为。

整条弄堂被封锁
余阿姣说，“我出生在安仁街 %*号，!

岁时搬到 */*号，我在这边住了约 (+年”。
*(!)年开战时，--岁的余阿姣一边照

顾家里一边帮着父亲照看山东南路的商
铺，“当时我家里是做生意的，爸爸在黄浦
区山东南路，跟别人借了间房子，开一家
卖筷子的店，有时我也会在店里帮忙。”

开战没多久，日本兵就进入到安仁
街，粉碎了小巷的宁静。
“日本兵进来了，我家住的地方就被

封锁起来了。日本人把这边的房子炸了，
又重新造。这边原来的两层楼炸掉以后重
新建了三层。弄堂两边都不能走了。日本
兵在路口这边造了铁门，另一处前门那边
也不能走了，平时有日本兵拿枪把守，前
门开也不能开。”

一天 -$小时都能看到背着枪的日本
兵，“整条安仁街都被锁起来了，开门的话
日本兵会用枪托打。”

“当时我们在这边连吃的水都没有
的，没有自来水，里面有几口井，所有人都
只靠井水过活。在难民区里面也没有菜
吃，只能偷偷跑出去，到十六铺，买一点
鱼、买一点米。有一次出去回来时铁门被
关掉了，我没有地方睡，就到我叔叔那边
住，叔叔住在新城隍庙（淡水路）那边，在
那边住了两夜，之后通过对面有个日本人
的介绍，我们又回到了这里。”

*(!)年 **月 (日难民区成立，安仁

街被划分在第二区，出入口依然被日本兵
封锁，余阿姣和家人住到梧桐路天主堂，虽
然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，但日常生活依然
饱受日本兵的骚扰。

枪托打#冷水浇
王晓梅家住在豫园街道北王医马弄。

难民区成立后，王晓梅家边上的方浜路被
一分为二，一侧是难民区，另一侧由日本军
队占领。
“日本兵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岗哨，带枪

守卫。当时，要是你路经此地，必须要向日
本哨兵鞠躬，如果戴了帽子还必须先要把
帽子脱掉。假使你忘记脱帽，就会招惹到日
本兵，日本兵就会拿枪托捶打，往你头上浇
冷水。我很害怕，因为我人小，所以还敢走
出来，我姐姐比我大几岁，就不敢出来了，
怕被日本人抓。”王晓梅回忆道。
在王晓梅的印象里，那时的日本兵无

恶不作。
“日本兵来了以后，行为是很恶劣的。

我记得我们这边邻居文彬（音）家里的阿
公，有次因为忘记给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，
日本兵“哗”地冲过来就朝他额头开枪，还
好子弹没打着，他马上逃掉了。日本兵还在
这边强奸妇女，平时妇女都不敢出来的，怕
被日本兵“抓花姑娘”抓走。当时在这边王
医马弄就有个姑娘被日本兵强奸了。还有
-)弄有家山东人家，姑娘有一次走出来，
就在弄堂口被日本兵强奸了。”说到激动
时，王晓梅数度哽咽。
“当时这边的路上都是有铁丝网的，像

侯家路、方浜路都有铁丝网。当时还有日本
飞机轰炸，我家这边没有被炸到过，其他地
方有。当时我有一个堂哥，住在南市。有一
次轰炸，炸弹掉下来，我堂哥的头部受伤
了。我们看到他当时捧着头，跑到对面一个
红十字会去包扎伤口。那边平时我们是不

敢过去的，当时是十分混乱的。”王晓梅说。

用雨伞接馒头
王晓梅未曾见过饶家驹，但清晰记得

当时有个好心的神父。
“我听大人讲，当时有一个神父，听说这

个神父人很好，一直做好事，帮助中国人。”
王晓梅回忆，北王医马弄成为难民区

后，因为日本兵离家太近，王晓梅根本不敢
在家里住，晚上她就和姐妹带上一个垫子，
到收容所去过夜。收容所在北王医马弄 -$

号，当时是一个院子，解放后变成了托儿所。
难民区成立后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涌进

来，这也给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，难民区
里的日子并不好过。
“当时的难民收容所也没有人管理，门

口走进走出也没有人管的，只让你在那边
睡睡觉。收容所里也没有东西吃。后来城隍
庙附近有家茶馆叫得意楼，那边有施粥施
饭的。粥饭也是当时的好心人烧好后拿过
去的。我们就每人拿一个碗过去，还有菜，
是青豆萝卜干。后来呢，时间久了日子一天
天越来越困难了。”王晓梅回忆。
最让王晓梅印象深刻的是用雨伞接馒

头，因为日本军队的封锁，社会上捐赠给难
民区的馒头等食品，不能直接送到难民手
中，只能从铁门朝里边扔。
“在东星桥那边，从（法租界）铁门里边

把馒头哗哗地扔过来。当时我们姐妹还小，
知道这边在扔馒头就过去捡。去捡馒头的
时候我们带上一顶洋伞，扔馒头时把伞打
开，就可以多接到几个馒头，否则我们姐妹
多，不够吃。又不敢在人堆里挤，又挤不过
人家，只能用这个方法。”
而余阿姣则回忆，不仅仅是食品，难民

区的饮水也十分困难。“在弄堂里的井，日
本兵也来用水，我们吓得不敢跟日本兵接
近，就没水喝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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